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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镜花缘》与清代才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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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才学小说是清代通俗小说的一个特殊门类，适应着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文化需求，同时也是士
人逃避政治迫害和展示才华的一种尝试。康熙后期成书的《女仙外史》是其滥觞，乾隆、嘉庆时期出现的《野叟
曝言》《鑘史》《燕山外史》《草木春秋演义》是其发展，而《镜花缘》则代表了才学小说的最高成就并确立了才学
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一个类别的小说史地位。不过，通俗小说只有采用通俗的文体讲述通俗的故事，才能获得
最佳的通俗效果。而才学小说在小说中大谈知识与学问，多游离于人物描写之外，不但破坏了人物形象的完
整，阻碍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也损害了小说营造的意境，违背了小说以人物塑造为职志的艺术规律，因而
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获得读者认可的。故道光以后才学小说式微，仅有《如意君传》《白鱼亭》等为其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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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嘉庆时期（１７３６－１８２０），由于统治者的
提倡和引导，考据之风大盛，形成所谓“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学风影响到文学领域。古文领域的“桐城派”以
“义理、考据、词章”为创作圭臬，便是鲜明的例子。
文学创作中炫示才学的风气也影响到通俗小说的创
作，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才学小说”。所谓“才学
小说”，是指在作品中有意展示学问、企图“以小说见
才学”［１］２１１的一类通俗小说。尽管这些小说的艺术
成就都不是太高，更不能代表通俗小说发展的主流，
但它们的出现，毕竟增加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品
种，活跃了通俗小说创作的气氛，也体现出通俗小说
创作多元化的格局。作为长篇通俗小说的一种尝
试，同样值得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才学小说有吕
熊的《女仙外史》、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鑘
史》、陈球的《燕山外史》、江洪的《草木春秋演义》、李
汝珍的《镜花缘》①。这些作品中《镜花缘》最为晚
出，也最有代表性。此后，尚有陈天池的《如意君
传》、黄瀚的《白鱼亭》仍然坚持走这条道路，但已是

强弩之末，没有发展的后劲了。
一、才学小说产生的背景
乾隆时期（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既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也是社会矛盾积累最多的时期。乾隆皇帝在位６０
年，创造了一个“盛世”，也埋下了走向衰败的种子。

乾隆皇帝即位初期，接受大臣建议，政治上矫其
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的治国之策，整顿吏
治，改善制度，优待士人，安抚宗室。经济上则奖励
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鼓励商贸，严格执行雍正
时期制定的“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
等政策。在民族政策方面，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
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各地叛乱快
速平定，第一次全面地将新疆和西藏纳入中央政府
的管辖之下。到乾隆中期，全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
景象，清朝国力达到顶峰，被后人称为“盛世”。这是
乾隆皇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
期。

然而，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提
升，统治者也日益骄奢淫逸，贪污腐败成风。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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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开始，社会上就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之说。贪污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
乾隆前期由于继承了雍正的传统，贪污案件较少发
生。就是发生，有的官员收受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官
员们慑于严刑也不敢冒险。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
连暴发，涉案金额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十
万，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
多。朝廷大多官官相护，蒙混过关。最后，出了人所
共知的大贪官和糰（１７５０－１７９９）。嘉庆四年己未
（１７９９），云南尹壮图（生卒年不详）以整饬吏治上奏
言：“伏查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
奉承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
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
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
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
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
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
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糰，而
官民受困之原委也。”［２］由于贪黩丛生，奢侈成风，到
了乾隆后期，朝廷开始出现亏空。各省亏空之弊正
起于乾隆四十年乙未（１７７５）之后。王杰（１７２５－
１８０５）于嘉庆八年癸亥（１８０３）春上疏称：“各省亏空
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
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
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
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间有
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
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之虚出
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
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
敛，那（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
从风，恬不为怪。至于名为设法弥补而弥补无期，清
查之数一次多于一次，完缴之银一限不如一限，辗转
相蒙，年复一年，未知所极。”［３］所言切中时弊，也透
露出乾隆后期的严重社会问题。乾隆后期，由于皇
帝年事已高，骄气日重，宠信非人，致使吏治败坏，弊
政丛出，贪污盛行，贫富悬殊十分严重，社会矛盾日
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官僚贵族、地主豪
绅掠夺大量土地，积聚巨额财富，而许多穷人却失去
土地，被迫逃难。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社会矛
盾异常尖锐，大厦将崩的局面已然形成。大家熟悉
的《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正是乾隆后期社会的缩
影：“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
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

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
来了。”

在思想文化上，乾隆继承了康熙、雍正的传统，
实行思想垄断和文化控制，尤其对于汉族士人，坚定
实行高压政策。例如，乾隆十八年癸酉（１７５３），江西
抚州千总卢鲁生（？－１７５３）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
（１６８２－１７５２）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
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诵。案发后卢鲁生被千刀万
剐，两个儿子也被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者千余人。
乾隆二十年乙亥（１７５５），朝廷命人暗中收集内阁学
士胡中藻（？－１７５５）的罪证，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
出试题中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七字，指责其诋毁乾
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
清”，指责其故意在清国号前加“浊”字；诗中有“斯文
欲被蛮”等句，指责其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
疾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句，指责其讥讽乾隆朝廷。
以上种种罪名，按律当凌迟处死，但乾隆帝“宽厚”为
怀，只将其斩首示众。因胡是老臣鄂尔泰（１６７７－
１７４５）门生，其时鄂尔泰已死，命撤出贤良祠。其侄
鄂昌（？－１７５５）时任广西巡抚，与胡中藻有诗唱和，
《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因鄂昌是满族
人，乾隆认为他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其自杀。
并亲下严诏传谕八旗：“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
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
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
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
漫，渐成风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
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
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此等弊俗，断不
可长。着将此通行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
知妄作，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
罪！”［４］可谓磨刀霍霍。乾隆三十四年己丑（１７６９）以
著名学者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所著《初学集》《有学
集》中有诋谤语，命将其书板及印行之书交出汇齐送
京销毁，违者治罪。乾隆三十八年癸巳（１７７３）开四
库全书馆，拣选翰林官三十员专司纂辑，并设办事翰
林等作为提调、司掌，开馆纂修，俟成编时名为《四库
全书》。寻命皇六子永誽（１７４３－１７９０）、皇八子永璇
（１７４６－１８３２）、大学士刘统勋（１６９８－１７７３）、刘纶
（１７１１－１７７３）、于敏中（１７１４－１７７９），尚书福隆安
（１７４６－１７８４）、王际华（１７１７－１７７６）等俱为正总裁。
以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及陆锡熊（１７３４－１７９２）为总纂
官。又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悉心校核工译成
满文。乾隆四十一年丙申（１７７６）令销删“抵触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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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对明季诸人书集，如像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
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张煌言
（１６２０－１６６４）等人的著作“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
销毁之列”；对叶向高（１５５９－１６２７）、熊廷弼（１５６９－
１６２５）、杨涟（１５７２－１６２５）、左光斗（１５７５－１６２５）、刘
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黄道周（１５８５－１６４６）等人书籍，
其“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
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
部”［５］，确定了编辑《四库全书》采取禁毁和抽毁的基
本方针。其后便大肆清查和销毁书籍。编撰《四库
全书》虽然对传统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重要
贡献，却也成为禁锢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重要手
段，造成我国传统文化不可估量的损失，对古代思想
文化的破坏也是明显的。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１７７８），已故江苏东台诗人徐述夔（１７０１？－１７６３？）
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认为“壶
儿”就是“胡儿”，显系影射讥刺，命将徐述夔及其子
述祖（已死）戮尸，其孙食田论斩，失察之江苏布政使
陶易（１７１４－１７７８）、列名校对之徐首发（？－１７７８）
等俱斩监候，已故礼部尚书沈德潜（１６７３－１７６９）曾
为之作传，命将其御赐碑仆倒，磨毁碑文，并撤出乡
贤祠。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文人学士除了去做一些文
献整理和考据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多少可以进行其
它文化创造的空间。严酷的文字狱使士人噤若寒
蝉，不敢去大胆创造；社会评价机制又引导士人去做
考据，朝廷也以此作为评价士人的标准，不做考据者
常常不为社会所重。即使像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这
样著名的学者，他潜心撰作的《文史通义》，精义频
出，也不被时人看好。《文史通义·原道下》附邵晋
涵（１７４３－１７９６）文云：“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
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
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致有移书相规谏者。”［６］当
时文坛领袖翁方纲（１７３３－１８１８）甚至问刘台拱
（１７５１－１８０５）：“实斋（章学诚字实斋———引者）学业
究何门路？”大有不以为然之意。桐城派领袖姚鼐
（１７３１－１８１５）明确提出文章要“义理、考据、辞章”并
重，便反映出考据之风在传统诗文领域的影响。在
通俗文学领域，同样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通俗小
说创作也不例外，作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同时也
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也往往在小说中大谈知识学问，
甚至进行考据，于是才学小说应运而生。

二、《镜花缘》之前的才学小说

小说不仅可以靠讲述故事来吸引读者，也可以
通过展示作者才学来征服读者，这在中国古体小说
发展中大概是个常识，明人胡应麟所分古体小说六
类中便专设“辩订”一类即是证明［７］。这是由于古体
小说从来就属于子部的文体性质所决定的②。然
而，在通俗小说领域，在作品中展示作者才学的写法
却并没有普遍性。明代通俗小说大体是靠讲述故事
来吸引读者的，没有出现才学小说。直到清康熙晚
期，才学小说的创作倾向才初露端倪，《女仙外史》即
其代表。而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才学小说的创作出
现繁荣景象并达至高峰，诞生了几部重要的作品，
《镜花缘》是其代表。

《女仙外史》１００回，吕熊撰。存世最早的是康
熙钓璜轩原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有藏。扉页
题“古稀逸田吕叟”、“新大奇书女仙外史”。卷前题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书”。依次为“江西南安
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
叙”、“广州太守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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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田跋语”，末署“康熙岁次辛卯
中秋望日”；吕熊自跋署“岁次辛卯人日”。康熙辛卯
即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书应刊于此年或此后不久。
又有江西学使杨（生卒年不详）评论七则、江西廉
使刘廷玑（１６５３－？）品题二十则。刘廷玑品题末称：
“岁辛巳（１７０１），余之任江西臬使，八月望夜，维舟龙
游，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
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曰：‘常
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
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
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
余闻之矍然，曰：‘良有同心。叟书竣日，当为付诸
梓。’壬午（１７０２），叟至洪都，余为适馆授餐，俾得殚
精于此书。癸未（１７０３）冬，余罢公事，削职北返，旅
于清江浦。甲申（１７０４）秋，叟自南来见余，曰《外史》
已成，以稿本见示。”［８］以此知本书起役于康熙四十
年辛巳（１７０１），完成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１７０４）。
此后广泛征求序跋及批评。一部通俗小说，得到这
样多官员和学者的青睐，为之序跋题咏，在清代前期
是很特殊的现象，说明此书有与一般通俗小说不一
般的特点。

作者吕熊（１６４０？－１７２１？），字文兆，江苏昆山
人。少勤学，有文名。由于其父为明遗民，不许其应
清廷试，故没有取得任何功名，长期任于成龙（１６３８
－１７００）等人幕僚。晚年又因所作《女仙外史》触时
忌，住苏州以终老。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２５《文
苑》有传。除本书外，尚著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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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女仙外史》以明永乐年间所谓“蒲台妖
妇”③———造反女英雄唐赛儿故事为中心加以演绎。
书叙她系嫦娥转世，得天书，娴法术，拥戴建文帝而
在青州聚众起义，与夺取建文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
进行斗争，最后用飞剑诛杀朱棣。太子继位，唐赛儿
返回月宫。永乐皇帝朱棣、建文帝朱允?、女英雄唐
赛儿都是历史人物，但小说并非历史演义，因为唐赛
儿起事与建文帝实无关系，建文帝在靖乱之役后下
落不明④，朱棣更非唐赛儿用飞剑诛杀，这些都是虚
构，属于小说家言。而史载唐赛儿下落不明，给小说
家留下了创作的空间。小说寄托了对建文帝的追
思，以及对以不正义手段获得帝位的永乐皇帝的不
满，这种情感显然与清初汉族士人对清朝不满的政
治倾向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众多汉族学者和部分官
员为小说序跋题咏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作品体
现了作者吕熊的学识和才干，也是学者们对其刮目
相看的重要原因。章培恒（１９３４－２０１１）在为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的《女仙外史》所写《前言》中便指出：

在清代小说中，有一派是“以小说见才学”
的，例如李汝珍的《镜花缘》；此派小说之尤为特
异的，是将作者自己变相地写入，使之成为学问
出众、能力高强的人物，并由他出面来大谈学
问，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就是如此。而《女仙外
史》实开这派小说的先声，这也就是其值得重视
的第三个原因。刘廷玑的《品题》说了此书的许
多好处，如“自来小说，从无言及大逆，此书三教
兼备，皆撤去屏蔽，直指本原，可明悟禅玄，可以
达圣贤”之类，便都是其“见才学”之处。至于书
中的吕军师，也显然是作者幻想中的自己；尽管
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却很希望能达到此等地
步。刘廷玑说他将“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
此（指《女仙外史》———引者）”，也正透露了其中
的消息。［９］
《女仙外史》确实可以反映作者吕熊的才学，尤

其是对儒、释、道三教旨趣的阐发，以及行军布阵、道
术养生等方面的知识，非一般作者可以企及。因此，
说《女仙外史》“实开这派（指才学小说一派）小说先
声”是十分正确的。只是康熙时期的通俗小说是时
事政治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社会讽刺小说的天下，
以作品展示才学的这种小说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主流
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没有将此书列入“以
小说见才学”一类，大概是受社会主流思潮的遮蔽影
响了判断。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女仙外史》开
才学小说之先河的事实是不应被忽视的。而到了乾

隆年间，由于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化生态的变化，以及
《四库全书》编纂对考据学的重视与提倡，才学小说
才很自然而迅速地成长起来，形成清代通俗小说的
一个新品种，并诞生了足以使这类小说成立的典范
性作品《镜花缘》。在《镜花缘》之前，有几部才学小
说值得关注，是它们为才学小说创作积累了经验。
它们是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鑘史》和陈球
的《燕山外史》。

《野叟曝言》２０卷，成书于乾隆年间，以抄本流
传，光绪年间始刊行。作者夏敬渠（１７０５－１７８７），字
懋修，号二钦，江苏江阴人。《光绪江阴县志》载：“敬
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
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
迹几遍海内，所交尽贤豪。著有《纲目举正》《经史余
论》《全史约编》《学古编》，诗文集若干卷。”虽其抱负
不凡，却终于“经猷莫展”，仕途无望。只得“野老无
事，曝日清谈”，写成这部小说。他以“奋武揆文，天
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２０字编卷，
反映出他的写作意图。

《野叟曝言》主要有以下两种刊本：一为光绪七
年辛巳（１８８１）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２０卷１５２回。
版心题“第一奇书”。首有光绪辛巳知不足斋主人
《序》及《凡例》，无图，正文有双行夹批及回后总评。
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有藏。全书实存１４８回，缺４
回。正文第１３２回注：“以下四回原稿全缺。只录卷
数回目，如俟觅得完璧补梓。”此四回写文龙、文麟率
军征服日本、蒙古、印度、锡兰等国，将佛教根株绝
掉。具体回目为：第１３２回《泰运将开囊括扶桑日
本，疑胎乍脱血凝铁丐银儿》，第１３３回《七年病遇三
年艾，一世盲开万世明》，第１３４回《舌战中朝除二
氏，风闻西域动诸番》，第１３５回《古佛今佛两窟俱
空，君囿臣囿四灵咸集》。另一种为光绪八年壬午
（１８８２）申报馆排印本，２０卷１５４回，藏天津图书馆
等处。汇珍楼刊活字本所缺四回文字此本不缺，但
多出两回，插在汇珍楼刊活字本第２～３回之间。此
二回写文素臣西湖斗龙并从湖中救起鸾吹结为兄妹
一段情节，具体回目是：第３回《只手扼游龙暗破贼
坟风水，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余生》，第４回《异姓结
同怀古庙烘衣情话絮，邪谋蛊贞女禅堂掷炬秃奴
惊》。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并非最早刊本，余治
（１８０９－１８７４）《得一录》所载《计毁淫书目单》已列
《野叟曝言》，属勒令“藏有此等板本者，务劝尽数交
出”者，知此书至迟刊于道光、同治间（１８２１－１８６１）。

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知不足斋主人《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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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叟曝言》一书，吾乡夏先生所著也。先生邑之名
宿，康熙间幕游滇、黔，足迹半天下，抢奇负异，郁郁
不得志，乃发之于是书。”知此书为作者发愤而作。
江阴光绪八年（１８８２）申报馆排印本有西岷山樵《序》
称：

康熙中，先五世祖韬叟宦游江、浙间，获交
江阴夏先生。先生以名诸生员贡于成均，既不
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
燕、晋、秦、陇，暇则登临山水，旷览中原之形势，
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
富，于是发为文章，盖有奇气，先生亦自负不凡，
然首已斑矣。先五世祖以官事过禾中，邂逅水
次，一见倾倒。旋吴之后，文宴过从，殆无虚日，
先生亦幸订交于先祖。屏绝进取，一意著书。
阅数载，出《野叟曝言》二十卷以示。先祖始识
先生之底蕴，于学无所不精，亟请付梓。先生辞
曰：“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
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
相印证。是书托于有明，穷极宦官权相妖僧道
之祸，言多不祥，非所以鸣盛也。”先祖颔之，因
请为之评注，先生许可。乃乘便缮副本藏诸箧
中，先生不知也。先生既没，先祖解组归蜀，风
雨之夕，出卷展读，如对亡友。尝谓曾祖光禄公
曰：“尔曹识之，承夏先生之志，慎勿刊也！”自
是，什袭者又百有余年矣。乃今夏六月，余友程
子自海上购得此书，以予好读奇书，持以相赠，
不觉大诧。余友为述刊书之由，始知是书成于
吴中书贾，而出之者，夏先生之后人也。然已缺
失十一，不若吾家副本之全。……爰出全书，以
付余友，达诸海上之刊是书者，亟谋开雕，俾读
者快睹其全。［１０］

西岷山樵序中所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是书早期
确以抄本流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有光绪
四年戊寅（１８７８）抄本，与申报馆排印本同，最早刊行
的汇珍楼活字本的确是个不全的本子。

小说以明成化、弘治两朝为背景，叙写“奋武揆
文，天下无双正士”文素臣的一生业绩。素臣名白，
苏州府吴江县人，出生在缙绅世家，幼时即有圣贤之
志，才识超人，只崇正学，不信异端，“以朋友为性命，
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
士”。见宦官擅权，奸僧怙宠，国事日非，于是游历天
下。他一路上除暴安良，济困扶危，相继救得美貌才
女璇姑、素娥和湘灵，后皆纳为侧室。入都后，为皇
帝及王子治病，起死回生，东宫太子尊以师礼，钦赐

翰林。奉诏平定广西苗乱，大功告成又闻京中景王
谋叛，立即匹马入都救护东宫太子，赴山东保驾皇
帝，尽除奸党。成化皇帝退位，东宫太子登极，改元
弘治，进素臣为华盖、谨身两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
尚书，并以水安公主红豆配为次妻。素臣平浙剿倭
又建新功，天子加礼，号为素父，敕建府第，二妻四妾
分居六楼。田氏为原配，红豆是公主，素娥长于医
术，璇姑精于算学，湘灵工于诗文，天渊擅于武艺，个
个貌美有才。素臣于是大行其志，除灭佛道，东破日
本，北平蒙古，南服印度，使拜佛之国尽崇儒术。妻
妾生二十四男，子孙绵绵，共５１２丁，俱富贵显赫，六
世同堂，诸福悉备，天伦盛极。素臣之母百岁寿诞，
来中国献寿者竟有７０国之多，皇帝以“镇国卫圣、仁
孝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称之。总之，凡人臣荣显
之事，无不毕具，只是不敢有帝王之想。作品结尾写
除夕之夜，素臣六世同做一梦，意谓素臣当列于圣贤
行列，地位不在韩昌黎之下。

小说塑造的文素臣形象并无现实的或历史的依
据，至多只能说从这一人物的某些经历可以看见作
者的影子，如未曾中举、学识渊博、遍游天下、崇儒教
而排佛老等，但他后来的发迹变泰及其丰功伟绩，其
实只是作者的黄粱美梦，现实中实无可能。虽然作
品情节多为虚构，但小说人物又大多有所影射或比
附。如作品中的继洙乃影射作者父亲宗泗，“继”即
“宗”，洙泗相连成文；水夫人影射作者母亲汤氏，
“水”用“汤”字之半；观水影射作者族叔夏宗澜，“澜”
者“水”也；时公则影指作者崇敬的经学家杨名时；景
王影指宁王朱宸濠，安吉影指万安、得吉两人，靳直
影指汪直、刘瑾两人，攀附靳直的陈芳、王采则影指
攀附汪直的陈铖和王越、攀附刘瑾的焦芳和张绦。
尽管小说立意比较陈腐，理想人物脱离实际，然而，
由于作者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也有一定的文学技
巧，对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写颇为生动，有一定
可读性。要了解当时“理学家”的思想和心理，此书
也是绝好的素材。

《野叟曝言》与此前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作品中
大量的知识炫耀和学问展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说它“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１］２２１，并以其为“文
章经济之作”，是完全正确的。小说中“叙事说理，谈
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
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野叟曝
言凡例》），无所不包。例如第７８回以整回的篇幅去
讨论陈寿《三国志》，其文字几乎全抄作者史学论著
《读史余论》，第８７回写文素臣与东宫太子讲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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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其文字则抄自作者经学论著《经学余论》，小说
各部分谈诗论医的长篇大论，很可能也是抄自作者
的《唐诗臆解》《医学发蒙》（二书已佚）等书。当然，
小说中不是不能谈论学问，也不是不能涉及知识介
绍，问题是学问、知识在小说中只有融入人物形象描
写中，并且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它们才是有意义
的，否则就是累赘。《野叟曝言》中插入大量学术论
述和知识介绍，完全游离于人物描写之外，不但破坏
了人物形象的完整，阻碍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也
损害了小说所需要营造的艺术境界，因而是不可取
的。

《野叟曝言》之后，也有人模仿其风格创作小说。
重要者有《鑘史》《燕山外史》。

《鑘史》２０卷，不分回。此书又名《新野叟曝
言》，显然有模仿《野叟曝言》而作之意。书成于嘉庆
初年，有嘉庆五年庚申（１８００年）庭梅竹氏藏版，题
“磊山房原本”。首嘉庆五年小停道人序、杜陵男
子序。藏郑州大学图书馆。作者屠绅（１７４４－
１８０１），字笏岩，号贤书（一说字贤书，号笏岩），江苏
江阴人。１３岁游邑庠，１９岁中举，２０岁中进士。寻
授云南师宗县知县，擢寻甸州知州，后为广州同知。
嘉庆六年辛酉（１８０１）候补入都，猝死于客舍。绅豪
放风流，生平慕汤显祖之为人。除《蝉史》外，尚著有
《六合内外琐言》《鹗亭诗话》等。屠绅酷爱古书，备
采百家而成此书。

《鑘史》以隐喻的手法反映了乾隆、嘉庆两朝镇
压西南少数民族及川陕白莲教起义的史实。小说叙
述福建书生桑生航海堕水，漂流至甲子石外澳，为
渔人所救，引见指挥甘鼎。甘鼎用桑生之图筑成神
奇城垣，使外寇不能进犯。又于地穴中得到三箧秘
书，能卜未来之事。适有广州人邝天龙“作乱”，自称
“广州王”，邝部下娄万赤善异术，抚军、参议为之束
手。于是甘鼎奉命进剿，桑生策划帷幕，又有龙女、
矮道人（李长脚）助战。擒斩邝天龙后，龙女归天，甘
鼎晋升镇抚。后又接连平定交人及青、黄、赤、黑、白
五苗等多次叛乱，最后征服交址。从平定交人开始，
龙女化为龙木兰出世，和矮道人始终襄助甘鼎，为朝
廷立下大功。桑生衣锦还乡，甘鼎功成身退。

作品用文言叙写而又兼顾通俗，采用神魔小说
的方法而又影射现实，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然而，作
者喜欢卖弄文才，故常引古书或学古语，造语生硬板
滞，有些地方诘屈聱牙，其实并无深意，反而损害了
它的可读性。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评论说：

《鑘史》神态，仿佛甚奇，然探其本根，则实
未离于神魔小说；其缀以亵语，固由作者禀性，
而一面亦尚承明代“世情书”之流风。特缘勉造
硬语，力拟古书，成诘屈之文，遂得掩凡近之意
……唯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
已。［１］２１７

鲁迅既指出了小说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又肯定了
它在小说文体上的独创意义，是颇为客观公正的评
价。

《燕山外史》８卷，不分回。嘉庆四年己未
（１７９９）初稿，十六年丙寅（１８１１）定稿付梓。作者陈
球，生平事迹不详。作品据明冯梦祯（１５４８－１５９６）
《窦生传》敷衍而成，写窦绳祖与爱姑离合事。作者
以四六文体写通俗小说，且达３万余言，确实是一种
创制，但状物叙情，“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才子小
说常套，而作者奋然有取，则殆缘转折尚多，足以示
行文手腕而已，然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
失生气”［１］２１８，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因而社会影响也
不大。

江洪的《草木春秋演义》则是才学小说的另一种
尝试。《草木春秋演义》今存最早刊本为嘉庆二十三
年戊寅（１８１８）博古堂藏板本，３２回，不分卷。首《自
叙》，末署“驷溪云闲子撰”，下钤“云闲”、“江洪”二印
章。知“驷溪云闲子”为“江洪”，生平事迹不详。图
６叶。《引首》署“云闲子集撰”、“乐山人纂修”。版
心题“草木春秋”。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山东大学图书馆等处。作者《自叙》称：“黄帝之嗜百
草也，盖辨其味之辛甘淡苦，性之寒热温凉，或补或
泻，或润或燥，以治人之病，疗人之屙，其功非细焉。
予因感之，而集众药之名，演成一义以传于世，虽半
属游戏，然其中金石、草木、水土、禽兽、鱼虫之类，靡
不森列，以代天地器物之名，不亦当乎？”书名“草木
春秋演义”，是以历史演义这种通俗小说的形式来戏
说各种草药的性味功能。如书中以“刘寄奴”为汉家
君主，“管仲”、“杜仲”为相，“甘草”为国老，“金石斛”
为总督，“黄连”、“木通”为总兵等等；又以“巴豆”、
“大黄”为“蜀椒”国郎主，“高良姜”为军师，“天雄”为
元帅等等，演出一场番汉两国交兵的战争故事，以让
人们熟悉中草药知识，明白其中的某些道理。作者
藉以表现自己中草药知识的渊博，也因此进行了一
场文学“游戏”，不能不令人佩服。前已有人以药名
写戏曲，如《草木传》《本草记》，本书以药名写小说，
表现的也是一种知识趣味。这是典型的才学小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以小说见才学”篇中不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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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应该是一种疏忽。当然，用小说来介绍知识、展
示才华，毕竟不符合小说以人物塑造为基本特征的
艺术规律，很难吸引读者，使读者获得阅读的审美快
感，人们对其评价不高也是自然的。

以上二书反映出人们对小说文体的新探索，效
果并不理想。通俗小说只有采用通俗的文体讲述通
俗的故事，才能获得最佳的通俗效果，这是被通俗小
说创作实践反复检验而获得证明的一个规律。

三、李汝珍与《镜花缘》
炫示才学而又能达到通俗效果者，要数李汝珍

的小说《镜花缘》。
《镜花缘》１００回，初稿约成于嘉庆二十年乙亥

（１８１５）。作者李汝珍（１７６３？－１８３０？）字松石，号松
石道人，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少而颖异，不喜时
文。乾隆四十七年壬寅（１７８２），随其兄李汝璜从大
兴移居海州板浦（今属江苏连云港市）。后在板浦从
著名学者凌廷堪受业，“论文之暇，旁及音韵”。嘉庆
六年辛酉（１８０１），任豫东县丞，治理河水。《镜花缘》
中对女儿国治水的描写，就本于其在豫东治河的经
验。汝珍博学多才，精通音韵学，《李氏音鉴》于嘉庆
十年乙丑（１８０５）基本完成，嘉庆十五年庚午（１８１０）
定稿刊刻问世；颇擅长棋艺，编撰有《受子谱》一书。
其著作影响最大的，是他花３０余年心血写成的长篇
通俗小说《镜花缘》。孙吉昌（生卒年不详）《镜花缘
题词》说他：“而乃不得志，形骸将就衰。耕无负郭
田，老大仍驱饥。可怜数十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
兀兀，终日惟孳孳。心血用几竭，此身忘困疲。聊以
耗壮心，休言作者痴！”可见李汝珍的确是耗费了几
乎全部心血来写作这部小说。他自己在小说第１００
回中也说：

恰喜生逢圣世……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
些半生清福。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
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
花缘》一百回……小说家言，何关轻重！消磨了
三十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
章。［１１］

据此推知，李汝珍中年即着手写作此书，直至晚年才
定稿成书。其间三易其稿。作者虽然花３０年时间
和大部分心血写成这部通俗小说，但心中难免悲凉，
因为通俗小说毕竟不是当时文人可以安身立命的事
业。

李汝珍对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创作的《镜花缘》
小说是钟爱的，对它的出版发行也是很重视的。他
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１８１８）到苏州监刻《镜花缘》，

所刻当是最后的定稿本。书刻好后，销路却不通畅，
原来同时在江宁桃红镇已有人“翻板”刊行。这所谓
“翻板”可能是以作者二稿的抄本为底本刊刻，而不
可能是对苏州板的翻刻，因为两板时间相距太近。
江宁桃红镇板以“翻板”为名，无非是与苏州原刻本
竞争市场的销售策略。李汝珍得知后，“拟赴县禀
办”，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事件反映出此书在社
会上流传的情形。苏州原刻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
馆，为马隅卿先生旧藏。江宁桃红镇刻本今尚未见，
不知是否因李汝珍的版权诉讼胜利而毁板。此后有
道光元年辛巳（１８２１）刊本，道光八年戊子（１８２８）芥
子园刊本等，说明此书颇受读者欢迎。

《镜花缘》叙百名女才子浪漫而神奇的故事。作
品结构上可分为三大部分：第１～６回是第一部分，
为全书的楔子，讲述这个故事的神话因缘；第７～５３
回是第二部分，讲述唐敖父女海外寻找女才子的经
历；第５３～１００回是第三部分，讲述百名才女同登黄
榜的故事。

小说第一部分写西王母寿诞蟠桃宴上，嫦娥要
掌管百花的百花仙子下令百花齐放，为寿宴助兴。
百花仙子坚称花时有序，不能聚四季于一时；倘若日
后果有百花齐时放之事，情愿堕落红尘受孽海无边
之苦。不料天星心月狐下凡做了武则天，她曾受嫦
娥的撺掇，要以帝王之尊下令百花在一天中齐放。
待她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剿灭了护唐反周的徐敬业
后，自谓天下太平，在残冬赏雪的酒宴上，心血来潮，
下令百花限一日之内开放。众花闻旨，因百花仙子
正同麻姑下棋，一时无以请示，又不敢违抗人主之
命，于是在一日内竞相开放。百花仙子以及九十九
位花仙因此被谪贬红尘。百花仙子降生为岭南秀才
唐敖之女唐小山，与其它花仙下凡为才女，散居全国
各地和域外各国。后来历经艰难，了结尘缘之后，返
回瑶池。前六回是全书情节的因果框架，并宣示此
书大旨是为天下薄命红颜立传吐气。

第二部分写唐敖父女两度飘洋邀游的经历，为
全书最精彩部分。唐敖曾中探花，因受徐敬业一案
牵连被革职，功名之心顿冷。他在“梦神观”得梦神
指示，百花获愆，俱降红尘，内有１２名花飘零外洋，
要他往海外寻访携归，使百花一同返本还原。唐敖
的妻舅林之洋常往海外贸易，他便搭乘林的商船出
海，与林及舵公多九公一路访问了君子国、大人国、
无肠国、无股国、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巫
咸国、歧舌国、女儿国等二十余国，逢才女骆红蕖、廉
锦枫、尹红英、黎红薇、卢紫萱、魏紫樱、司徒妩儿、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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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蓉、姚芷馨、薛蘅香、枝兰音、阴若花１２人，恰应梦
神所说１２名花。唐敖游至小蓬莱，入山不返，弃绝
红尘。唐小山获悉父亲隐居小蓬莱，不顾武则天下
诏女科应试，随林之洋出海寻父，历经许多磨难，到
达小蓬莱，在镜花岭水月村得父亲家书，与泣红亭碑
文合而读之，遂遵父意，改名闺臣，回国往京中应试。
书中所写各国，大都能在《山海经》、《十洲记》、《博物
志》等书中找到依据，但作者进行了再创造，使之更
富有文学意味。

第三部分写唐小山回国后应试女科，与其它９９
名才女同登黄榜，是全书的绾结。百名才女姓名及
名次正如泣红亭碑文所记。众才女聚集一堂，弹琴
赋诗，论学说艺，各显其能。欢宴之后，唐小山再度
出海寻父，亦入小蓬莱仙山不归。此时徐敬业等人
后代再次起兵反周复唐，迫使武则天逊位，唐中宗复
辟。在争战中，田秀英、邵红英等１０位才女先后殉
难。中宗复位后仍尊武则天为太后，武则天又下一
道懿旨，来岁仍开女科，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
宴。这一部分主要展示百名才女的才学，所以书中
有大量专门知识的讨论，凡琴棋书画，文章制艺，诗
词歌赋，天文地理，无不涉猎。与前述才学小说不同
的是，《镜花缘》展示才学毕竟是刻画百名女才子的
需要，只是这些才学并不能针对具体女子的个性特
点加以演义，所以这种展示对于小说而言，意义仍然
有限，反而破坏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因此从总体上
看，仍然是不够成功的。

《镜花缘》其实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这１００
回“仅得其事之半”。小说１００回结束时，还有许多
问题没有交代，例如，入小蓬莱仙山不归的唐小山如
何与其它才女汇合；百名才女除殉难十名外又如何
一起返归瑶池，这些都得在１００回之后的文中再作
交代。作者本想完成全稿后再付梓，但友人劝他：
“子之性既懒而笔又迟，欲脱全稿，未卜何时；何不以
此一百回先付梨枣，再撰续编，使四海知音以先睹其
半为快耶？”因此，小说第１００回最后说：“若要晓得
这镜中全影，且待后缘。”而“后缘”终于未能写成，只
留下这部故事并不太完整的１００回《镜花缘》。当
然，流行的１００回《镜花缘》自身的结构还是完整的，
无论是从思想到艺术，在当时的通俗小说中仍然是
最优秀的。

李汝珍以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奇思妙想和富有幽
默感的文学笔调，写成了继《红楼梦》之后别开生面
的一部通俗小说，成为清代才学小说的翘楚，也奠定
了才学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一种类型的不可动摇的地

位，其价值不容低估。
这部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妇女问题的

关注，以及作品所提出的男女平等的进步观念。几
千年来，中国妇女一直处于男权统治之下，受着夫
权、族权、政权的奴役，生活在社会底层。为处于社
会最底层的广大女子扬眉吐气，要求提高女子的社
会地位，是《镜花缘》最突出的思想内容之一。尽管
在《红楼梦》中，作者也提出了妇女问题，也用歌颂、
赞美、同情的笔调去描写了大观园的那些异样女子，
但作者并没有像《镜花缘》这样全方位关注妇女问
题，将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并明确
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在１９２３
年所写的《镜花缘引论》中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
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
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
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
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这是《镜花
缘》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但我研
究《镜花缘》的结果，不能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１２］
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在小说第１回，作者开宗明义写道：“昔曹大家
《女诫》云：‘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
容，四曰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
今开卷为何以班昭《女诫》作引？盖此书所载，虽闺
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
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非素日恪遵《女诫》，
敬守良箴，何能至此？岂可因事涉杳渺，人有妍媸，
一并使之泯灭？故于灯前月夕，长夏余冬，濡毫戏
墨，汇为一编：其贤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为女，
妇有为妇；常有为常，变有为变。所述虽近琐细，而
曲终之奏，要归于正，淫词秽语，概所不录。其中奇
奇幻幻，悉由群芳被谪以发其端，试观首卷，便知梗
概。”即是说，这是一部以女子为中心的小说。在作
品的第四十八回，作者更直接借“泣红亭主人”之口，
提出了要表彰女性、决不使之“湮没无闻”的创作动
机。这颇有点类似曹雪芹决心为“几个异样女子”立
传的意思。泣红亭主人曰：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
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
因笔志之。或纪其沉鱼落雁之妍，或言其锦心
绣口之丽，故以纪沉鱼、言锦心为之次焉。继以
谢文锦者，意谓后之观者，以斯为记事则可，若
目为锦绣之文，则吾既未能文，而又何有于锦？
矧寿夭不齐，辛酸满腹，往事纷纭，述之惟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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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讵暇工于文哉！则唯谢之。而师仿兰言，案
其事迹，敷陈表白而传述之，故谢文锦后，承之
以师兰言、陈淑媛、白丽娟也。结以花再芳、毕
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渐灭无闻，今赖斯
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
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镜花缘》所描写的女子都是才女，这与传统思

想是相违背的。宋代以来，理学家们津津乐道于“女
子无才便是德”，因为这能保障男子中心社会的稳
固，故女子显露才华被视为恶德之一。李汝珍一反
这种传统的偏见，在作品中极力表现女子的聪明才
智。他指出：“今日灵秀，不独钟于男子。”（第１回）
作品中所展现的那百名才女，有的文才横溢（如史幽
探），有的学问渊博（如米兰芬），有的武艺超群（如颜
紫绡），有的能经邦济世、当朝理政（如枝兰音、亭亭、
红红），她们都丝毫不弱于男子。在她们身上，不只
有“闺气”，还有才气、侠气、丈夫气！李汝珍苦心孤
诣，通过一系列喜剧性情节和直接议论，为女子受到
不应有的歧视而大发感慨。在他看来，女子只要受
到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其聪明才智未见得在男子之
下。

作品第１６至１８回，写唐敖等人到黑齿国游历。
那黑齿国的女孩子，“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
塾读书”，所以后来个个有知识，有学问。小说第１７
回写紫衣女子与唐敖、多九公谈论学问，着着在他们
二人之上。如下面一段描写：

多九公忖道：“这女子明知郑注为是，他却
故意要问，看你怎样回答。据这光景，他们那里
是来请教，明是考我们的。若非唐兄，几乎出
丑。他既如此可恶，我也搜寻几条，难他一难。”
因说道：“老夫因才女讲《论语》，偶然想起‘未若
贫而乐，富而好礼’之句。似近来人情而论，莫
不乐富恶贫，而圣人言‘贫而乐’，难道贫有甚么
好处么？”红衣女子刚要回答，紫衣女子即接着
道：“按《论语》自遭秦火，到了汉时，或孔壁所
得，或口授相传，遂有三本，一名《古论》，二名
《齐论》，三名《鲁论》。今世所传，就是《鲁论》，
向有今本、古本之别。以皇侃《古本论语义疏》
而论，其‘贫而乐’一句，‘乐’字下有一‘道’字，
盖‘未若贫而乐道’与下句‘富而好礼’相对。即
如‘古者言之不出’，古本‘出’字上有一‘妄’字。
又如‘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古本‘得’字上有一
‘岂’字。似此之类，不能枚举。《史记·世家》
亦多类此。此皆秦火后阙遗之误。请看古本，

自知其详。”
这里只是举了讨论《论语》的一段，他如《周易》《礼
记》《毛诗》等，莫不如此。小说描写多九公与紫衣女
子论学的狼狈，其实就是对女子才华的赞扬。小说
第１８回写道：

那个老者坐在下面，看了几篇书，见他们你
一言、我一语，不知说些甚么。后来看见多九公
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只当怕热，
因取一把扇子，道：“天朝时令交了初夏，大约凉
爽不用凉扇。今到敝处，未免受热，所以只管出
汗。请大贤?扇，略为凉爽，慢慢再谈。莫要受
热，生出别的病来。你们都是异乡人，身子务要
保重。你看，这汗还是不止，这却怎好？”因用汗
巾替九公揩道：“有年纪的人，身体是个虚的，那
里受的惯热！唉！可怜！可怜！”多九公接过扇
子道：“此处天气果然较别处甚热。”老者又献两
杯茶道：“小子这茶虽不甚佳，但有灯心在内，既
能解热，又可清心。大贤吃了，就是受热，也无
妨了。今虽幸会，奈小子福薄重听，不能畅聆大
教，真是恨事。大贤既肯屈尊同他们细谈，日后
还可造就么？”多九公连连点头道：“令爱来岁一
定高发的。”

紫衣女子的学问，深深折服了唐敖和多九公，以致唐
敖后来对林之洋说：“小弟从未见过世上竟有这等渊
博才女！而且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多九公更道：
“渊博倒也罢了，可恨他丝毫不肯放松，竟将老夫骂
的要死。这个亏吃的不小！老夫活了八十多岁，今
日这个闷气却是头一次！此时想起，惟有怨恨自
己！”林之洋道：“九公：你恨甚么？”多九公道：“恨老
夫从前少读十年书；又恨自己既知学问未深，不该冒
昧同人谈文。”由此可见，小说中对女子才学的展示
是与歌颂女性的才华和刻画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
的，所以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镜花缘》均优于
其它才学小说。

小说第３２～３７回还特意描写了一个“女儿国”，
以与“天朝上国”的中华帝国相比照。那是一个“女
权”高于“男权”，女子可以扬眉吐气的国度。在那
里，“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
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
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男女虽有配偶，内
外之分，却与别处不同”。作者借这海外异国的描
写，对传统理论保护之下的男尊女卑不平等现象，以
及对妇女的不人道待遇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例如，
当时提倡妇女穿耳缠足，以博取男人的欢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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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林之洋被女儿国国王选为贵妃，奉命穿耳缠足：
正在着慌，又有几个中年宫娥走来，都是身

高体壮，满脸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
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
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须宫娥上前
……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疼杀俺
了！”……接着有个黑须宫人，手拿一疋白绫，也
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
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
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
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
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
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殷，即用白绫缠裹；才缠
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
狠缠，一面密缝……及至缠完，（林之洋）只觉脚
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
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

让男子切实体会女子穿耳缠足之苦，虽说只是“小说
家言”，但它形象地告诉读者。这些被男子所欣赏的
所谓的女性之美，其实是对妇女的精神和肉体的摧
残。作者在小说中大声疾呼，这种扭曲人的自然生
理结构、戕害人的肢体完整的男权审美，实际上是在
“造淫具”，是“圣人所必诛”的罪恶。作者通过君子
国宰辅吴之和之口质问：据说缠足“系为美观而设；
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
削之使平，人必谓之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
艰难，却又为美？”（第１２回）缠足的陋习在中国沿袭
了上千年，在李汝珍死后还保留了百余年，作者在那
个时代能够对此提出如此大胆而强烈的控诉，并以
艺术的形式揭示出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下面的荒
唐和残酷，其见识是不同寻常的，其胆量也非一般文
人所能及。

传统社会要求女子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
事大”，而男子三妻四妾，甚至嫖妓作乐都被看成是
天经地义。对于这种传统观念，李汝珍也表示了极
大的愤慨。他认为夫妻关系应该是相互平等的，因
此需要相互尊重。“两面国”里那位强盗的妻子理直
气壮地质问想纳妾的丈夫道：“假如我要讨个男妾，
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她直斥纳妾是一种“强盗
行为”，原该“碎尸万段”，并将在夫妻关系上“只知有
己，不知有人”的强盗丈夫打了几十大板（第５１回）。

除了主张男女平等之外，《镜花缘》对不少社会
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同样具有进步意义。
当然，作品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不是直接的，而是

通过幻化用艺术的形式来加以表现的。在作者笔
下，唐敖等海外经历的国度，有理想的国度，也有不
理想的国度。理想的国度往往反映着作者的某些理
想，如前面提到的“女儿国”，反映了作者男女平等的
思想；在君子国，人人“好让不争”，“耕者让畔，行者
让路”，买者执意付高价，卖者却坚持要低价，也是作
者对社会理想的一种描述。而那些不理想的国度，
则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丑恶现象的不满。例
如，“小人国”的人虽个个“身长不满一尺”，却刁钻无
比，“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诡诈异常”；“两面国”
的人个个都有两副面孔，只把好的一面示人；“豕啄
国”的人巧舌如簧，“人心不古，撒谎的人太多”；“毛
民国”的人都一毛不拔，为富不仁；“歧踵国”的人则
“宁可湿衣，不可乱步”，头脑僵化得让人难以理解；
如此等等。

《镜花缘》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构思的新颖
奇特。作品以神话故事开篇，以海外游历为主线，以
海外的“异国风光”为主体，将一个个带有象征或讽
刺意义的寓言故事，适应着主题的需要，巧妙地连缀
起来，把它们融入长篇叙事结构的有机体中，这在中
国小说艺术史上是不多见的。它有《西游记》的丰富
想象，《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儒林外史》的幽默讽
刺，《红楼梦》的人物构造。从某种意义上说，《镜花
缘》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一定程度的综合和总结。
尽管就单方面而言，《镜花缘》与上述小说相比，只是
学习了它们的一些皮毛，未能达到它们已经达到的
水平，但就小说技巧和综合艺术而言，《镜花缘》仍是
《红楼梦》之后写得最好的通俗小说。

此外，《镜花缘》善于将传统志怪作品中的异闻、
杂录融入作品情节中，把现实社会与想象中的“异
国”沟通融会成一个整体，把人物的前缘、今世结合
起来，写得也比较自然。读者在小说中似可看到比
原作品更深刻更丰富的韵味，也可说是《镜花缘》在
艺术上的特点之一。

当然，也应该看到，作品在极力描写才女们弹琴
赋诗、论学说艺，展示她们才华时，往往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连游戏中也要述典故、论技法，这固然可以
表现才女的才华，但许多描写并没有充分顾及作品
情节的需要，尤其没有将这些才学与不同才女的性
格塑造有机结合，而主要还是为了炫示作者的才学，
这显然偏离了小说创作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
格为职志的艺术规律。这些内容大概占去了作品接
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无疑影响了作品的文学效果，因
而是不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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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镜花缘》之后的才学小说
乾隆、嘉庆时期出现的这股“以小说见才学”的

风气到道光之后便慢慢衰退，不过也并没有完全绝
迹，仍有一些作家进行着这样的尝试，《如意君传》
《白鱼亭》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如意君传》又名《第一快活奇书》《无恨天》，７４
卷７２回，陈天池撰。天池（生卒年不详）字香泉，山
西泽州（今阳城、晋城一带）人，康熙吏部尚书、文渊
阁大学士陈廷敬（１６３９－１７１２）之孙。生于嘉庆末
年，卒于咸丰年间，具体生卒年不详。风雅力学，卓
荦不群，乡试不第，落拓潦倒，用十余年时间写成此
书。有撷华书局排印本。第１卷有道光间徐趝
（１７７９－１８４１）、田秫（生卒年不详）、卢联珠（生卒年
不详）、刘作霖（生卒年不详）等《序》，袁云梅（生卒年
不详）、蔡铎（生卒年不详）、张锡龄（１８２８－１８７１）、王
家宾（生卒年不详）等《题词》，道光十三年癸巳
（１８３３）作者《自序》，道光十八年戊戌（１８３８）作者《与
友人书》，作者受业门人李恒（生卒年不详）《读〈如意
君传〉略言》等。第２卷为《缘起》和《目录》。第３～
７４卷为正文，每卷１回。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有
藏。另有同名古体小说《如意君传》演说武则天与薛
敖曹事，与此书性质不同。作者《与友人书》称：“窃
闻运贯于天地之间者谓之人，而持循于斯人者谓之
道，载布于斯道者谓之文。文有典、谟、训、诰、经、
史、序、记、传、辩、论、说、词、赋、诗各种种之不同，而
其载布斯道者则同也。人之为斯文也，所趋原不一
途，而皆欲求是于斯道，未尝非殊途而同归。……余
之书，虽小说演义，似与文为甚嘿，然以师古圣贤之
意以求其是，且以余之所近者以期于明道焉而已，非
敢越乎人情之外而别见其为人。”显然，作者的思想
是很传统的，对小说的认识也是很保守的。张锡龄
《题词》云：“我识君情，传奇本义不越乎内圣外王，无
非写家常伦理。”很好地概括了这部小说的主旨。

此书叙明弘治间龙图阁学士之子田文泉系天上
金童下凡，聪慧异常，誉为神童，于礼乐兵刑无不淹
贯。１２岁应州试乡试，获春秋文武四冠。入京会
试，点文武两状元，一时哄动京师，传遍天下。帝授
文华殿侍读，招为驸马，公主即谪降尘凡之玉女。正
德即位，特封为如意君。后平定刘六、刘七之乱，除
掉宦官刘瑾，又征讨西域贼寇，屡建奇功，晋封为王。
公主亦为其纳绛仙等美姬五人。此时天下太平，如
意君与众美优游乐宴，享尽人间艳福。于是急流勇
退，五辞王章，唯于家中，教子训女，详垂家范。其子
均秉父风，多中进士，为官有道，政绩卓著。小说描

绘了封建社会里一个不得志的士人的人生梦想，因
现实缺憾多多而虚构事事圆满如意，实则暴露了作
者思想的平庸和酸腐，其思想和风格类似夏敬渠的
《野叟曝言》。而喜欢在小说中展示才学，也与《野叟
曝言》《镜花缘》相侔。如第６回写如意君与公主游
西湖，夫妇二人联诗论文；第２９回“逢戏场戏中说
戏，顾词曲词内谈词”；第３７回“塞决口急救难民，讲
治河调陈良策”；第４１回“论生子雨天讲《易》，思远
人月夜谈经”；第４５回“高会群英皆施酒政，遍观胜
景各展才能”；第４６回“十宜楼题画说丹青，百花洲
玩莲论心性”；第５７回“兰夫人谈北京风俗，五公子
说大内排场”；第５８回“宫殿盘郁一一标名，朝会仪
容条条纪实”等等，都有专学的展示。这些描写，在
作者来说是对自己的才学不能为世所用的一种展示
和发泄，而对普通读者而言却是一种审美阅读的障
碍，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白鱼亭》８卷６０回，黄瀚撰。瀚字辉庭，号小
溪、溪山，别号趣园野史，江西金溪人。生卒年不详，
道光时在世。有道光二十二年壬寅（１８４２）红梅山房
刊本，内封正中大字“白鱼亭”，右栏为“趣园野史撰
述”，左栏下刻“红梅山房开雕”。首《叙》，暑“道光廿
二年季春月中浣趣园野史珊城黄瀚题于红梅山房”。
“珊城”为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异称。有图１６幅及像
赞，分别题觉迷道人、好山、弄凡道人、趣园野史、月
樵、抚梅山人、鹤园、渔田、伴月书生、秋坪、朗斋、无
妄子、烟霞散人、溪山。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处。
作者《叙》称：

余生也不辰，赋性好游，足迹已遍天下。于
山，历太华绝顶，五岳之中已登其四焉；北入太
行，西入峨嵋，旁及终南、武当、罗浮诸胜。于
水，则泛五湖，寻范蠡系舟处，溯流而下，观海市
蜃楼鱼龙出没之乡。于人，则见诸名公，鸿文巨
制，常附骥尾。非幸也，是天之以辛苦与我，使
我备尝也。设使生长华胄，青云直上，致君泽
民，旰食不暇，何暇及此哉！抑又家难不堪，父
母见背，兄弟散处，寰中一身，毫无挂碍，得跋涉
于山颠水涯，寄情诗酒，醉则狂呼，天地为之变
色，雷霆为之息怒。非幸也，是天之以狂态与
我，使我终无所成也。设使菽水可以承欢，骨肉
得以聚首，吾亦不愿放浪于形骸之外，事亲敬
长，朝夕不暇，何暇及此哉！然余尝闻古之人动
辄以游名山大川，然后文有奇气。裹粮走险，寻
幽探奇，此得志君亲者之所有事也，非所以语于
劳人弃士。往者峨嵋道上几经阅历，今又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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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故走方山，谒烟霞石，遍搜蜀中所有，劳顿极
矣。歇足于曲州公署，八阅月，解馆下泾南，蕉
窗无事，思有以醒天下人之耳目，悦天下人之性
情，非积善感应之事不可，非词俗语俚之笔尤不
可。故将生平所见所闻，撰述成书，颜其名曰
《白鱼亭》，计八卷共六十回，如是而已。［１３］

从叙言可以看出，作者虽无功名仕履，却遍游名山大
川，结交名公巨擘，有满腹经纶，盖世才华，不愿就此
埋没，故写成此小说以表之。

书叙易自修历任江南庐州知府二十余年，清正
爱民，兴利除弊。总督演开基送以“宽厚爱人”额匾，
交章荐举，擢升湖南按察使司；尚未赴任，又升广东
巡抚。百姓感其恩，哀泣苦留，而圣旨又复催促上
任。易自修难之，遂与夫人黄氏商量，乞归田里。皇
上准其告老还乡，以巡抚职衔坐家食俸，遇便奏事，
阖家欢喜。易回到荆南家中，安乐自在。黄夫人甚
为贤德，与四位娘子皆无儿女，待丫环如亲生。众丫
环尽皆淹博多才，知书识礼，其中菱花称为“诗将
军”，湘麟号为“诗美人”，泉香号为“诗婢”，秘月则为
“女先生”。易夫妇时与众娘子及丫环赋诗。因家中
屋宇太少，遂命管家兴修亭台楼阁，取名吉园，又造
白蝴堂，复于正堂左手旁造雅致高大之招贤馆，招天
下文人才士以试才学。易于八月十五日自修具帖，
邀众才士会于吉园。后又草奏表章，荐举贤才。认
众丫环为女，将众才女嫁才子。由于积德行善，神明
令玉鱼投胎，使易晚年得子，并让其子１６岁即中状
元，再振家风。这个故事无非宣传仁爱，再加上善有
善报的主题，其实并无多少新意。但作者写此小说，
主要不是讲说故事，而是展示才华，即鲁迅所谓“欲
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唯作者之才，以诗歌创作
与鉴赏为主，从中确可看出作者的诗歌理论与诗歌
修养。

小说中显示作者才学者主要体现在作品描写的
一些诗会中。如卷５第３３回“明伦堂慎写清册，招
贤馆张挂榜文”到第３６回“李西桥深知阏氏，黄四娘
暂做夫人”几回，写八月十五吉园诗会，有虞舜臣、黄
小溪二才士献诗，诗稿传进内室，夫人以为黄小溪之
诗用典太僻。约定逢五之日，请夫人等在白蝴堂垂
帘听政，问诗问礼，众才士心下快活，丫环们亦皆雀
跃。头一次是虞舜臣应试，辩析详明，黄小溪插言反
问夫人，夫人对答如流。菱花见状，想等轮到黄小溪
应试时力驳之，让其口服心服。第二次由四娘主政，
亦显得才学惊人，令众学士汗颜。卷６各回更是围
绕诗会，竞显各自才华。本卷的回目是：第３７回“百

花轩才士联句，一字削舜臣捉刀”；第３８回“黄小溪
诗成菩萨，虞舜臣韵写金刚”；第３９回“评诗词清浊
难辩，剖优劣泾渭当分”；第４０回“产佳儿惜珍报喜，
投凶问黄氏捐躯”；第４１回“虞秋坪诗间变格，演开
基药寄仙方”；第４２回“通歧黄四娘识性，辩高下亦
琴知天”；第４３回“诗将军香闺论战，易巡抚花甲悬
弧”；第４４回“怜夜台乃叔聘媳，遵母命犹子还乡”。
从回目即可看出，小说始终围绕众才士与众丫环作
诗、评诗、选诗、论诗展开，即使是第４０回写黄夫人
去世，也与诗歌相关。夫人自知不久人世，命人选取
坟地，又作诗自寿，众娘子与丫环和之。吴国荣将诗
稿递出，众才士复和之。当然，小说中的这种描写，
并非是作者首创，《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早已采
用。只是《红楼梦》不以显示诗才而破坏小说情节发
展，尤其不以损害人物形象塑造来展示作者才华，能
够将诗歌融入作品结构之中，并使诗歌为塑造人物
形象服务，所以能够为读者接受。而《如意君传》和
《白鱼亭》等才学小说则不同，作者为了“欲于小说见
其才藻之美者”，往往大谈学问，展示才华，而脱离了
情节发展需要，尤其是忘记了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
刻画，所以效果一般不是太好，难以受到读者尤其是
普通读者的欢迎。这也是才学小说最大的弊端，其
教训也是深刻的。

《如意君传》《白鱼亭》之后，才学小说很少有人
再去尝试，尽管在晚清部分狭邪小说和“鸳鸯蝴蝶
派”小说中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影子，但毕竟时过境
迁，专门之学与通俗小说的界限日益清晰，距离也越
来越远，才学小说也就销声匿迹了。
注释：
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以小说见才学者”仅有
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鑘史》、陈球的《燕山外
史》、李汝珍的《镜花缘》四种。

②参见拙作《汉人小说观念探赜》（《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
第４期）和《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中国传统小说
观念的两种视角》（《上海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③《明史·成祖纪》：“（永乐）十八年二月，蒲台妖妇唐赛儿
作乱，安远侯柳升帅师讨之。三月辛巳，败贼于卸石，赛
儿逸去。甲申，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败贼于安丘，指挥王
真败贼于诸城，献俘京师。”

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２９《妖妇人》：“永乐十八年，山东
鱼台县妖妇唐赛儿，本县民林三妻，少诵佛经，自号佛母，
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为人马相斗。往来益
都、诸城、安邱、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拥众先据益都。
指挥高凤等讨之，俱陷殁。上命使驰驿招抚之，不报。乃
遣总兵安远侯柳升等讨之，贼众败去，余党渐俘至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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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贼首不得。上以赛儿久稽大刑，虑削发为尼，或遁女道
士中，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既
又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
师，而赛儿终不获。一云‘赛儿至故夫林三墓所，发土得
一石匣，中有兵书宝剑。赛儿秘之，因以叛，后终逸去，盖
神人所佑助’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７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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